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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鱼记养鱼记
■彭小青

美好回忆
■金 洁

■胡新华

鹩哥能说会道

清晨的公园里遛鸟的人不在少

数，但能说话的鸟并不多，大多只能

如麻雀般发出“呷呷”或“叽叽”的叫

声。

但见一大群人围着一只挂在枝

头的鸟笼，正在那里兴奋地逗着一

只鸟——

“来，笑一下。”有人对鸟说。

“呵呵呵呵呵⋯⋯”传来一阵爽

朗的男中音，这是鸟发出的声音？

如非亲眼所见，我真以为是哪个男

人发出的笑声呢。

“早上吃过没有？”有人问鸟。

“吃过了，吃过了。”鸟很快回

答。

“来，敬个礼。”有人说。

鸟儿双脚紧抓住笼子里的横

杆，头低下后又抬起，做了个标准的

敬礼动作。

鸟的主人在边上什么话也不

说，只是乐呵呵地笑着，看来，这鸟

早已为主人赚足了面子。

在我看到这只会说话的鸟之

前，只知道鹦鹉是会说话的，画眉的

模样儿是俊俏的。只是，面前这只

被人逗的鸟叫什么名称，我不知道，

但这只鸟的模样儿也实在难看：全

身长满灰不溜秋的羽毛，如同乌鸦。

后来我翻阅资料，得知此鸟叫

鹩哥，尽管外表并不怎么受看，却是

模仿能力极强，学说话比鹦鹉还

快。由于其很能模仿，会说话，善解

人意，也因此而成为一些遛鸟人较

为喜爱的一种鸟。

我原本以为，遛鸟人应该喜欢

养一些有着华丽外表的鸟，它们能

让人赏心悦目。而模样普通的鸟，

应该是难以让人喜欢的吧。殊不

知，像鹩哥这等长相普通的鸟类也

赢得主人欢心，这大概是因为鹩哥

会说话吧。

其实，人与鸟一样。帅哥靓妹，

当然受看，但长相普通，只要会说一

些善解人意的话，做一些善解人意的

事，照样也会受到他人青睐。

■千 言

走过青春的“咖啡屋”

自从有了网络，听歌曲就很是方便，想听

什么，上网一搜索，应有尽有。但是，奇怪的

是，网上居然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毛阿

敏演唱的《走过咖啡屋》。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

步/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揭开了相约的序

幕。”那年月，在农村里别说没喝过咖啡，就连

咖啡屋是什么样也没有见过。但是，作为少

男少女相识、相约的场景，尽管有些遥不可

及，有些虚幻，却可以不难想象的非常温馨和

浪漫。没关系，咖啡屋只不过是个寄托，是个

美好的开端，你尽可以拿自己定情的地方来

替代。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现在才渐渐弄明白，那时出道不久的毛

阿敏，虽然红极一时，却也是在翻唱别人的歌

曲，《走过咖啡屋》的原唱则是台湾的千百

惠。然而，记忆深处声情并茂的《走过咖啡

屋》，一直以来都是毛阿敏的。

“今天你不再是座上客/我也就恢复了孤

独/不知什么缘故使我俩/由情侣变成了陌

路。”青春的起起落落，青春的分分合合，青春

的孤独和寂寞，又有哪一个人躲得过？美好

不能继续，似乎无须理由，无需追问；见或不

见，仿佛总没有明确答案；留下的孤单和惆

怅，一个人默默地承受，或许正是青春残缺的

美丽。

那时候，喜欢薄暮中去朋友家玩。朋友

家里有台很一般的收录机，音响也不是很好，

毛阿敏专辑的磁带是听得最多的，《走过咖啡

屋》好像是专辑中的第一首歌曲。朋友家的

阁楼差不多三面通风，一盏昏黄的电灯、几张

简陋的桌椅，可在毛阿敏歌声陪伴下，每个夜

晚都显得那么纯洁和美妙。

“芳香的咖啡飘满小屋/对你的情感依然

如故/不知道何时再续前缘/让我把思念向你

倾诉。”这样的青春白日梦想必不少人都做

过，是自己纯粹的幻觉，还是一厢情愿地单相

思？怀念离去的旧时光，满怀重归于好的心

愿，这一番赤裸裸的表白，除了自己死心塌地

的感觉，到最后无人再接受和被打动，有点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多年以后，随着岁月流逝，青春早已不

再，但是，经意或者不经意、偶尔或者特地欣

赏《走过咖啡屋》，不单依旧怀念那些年的纯

真和短暂的欢乐，还有分手的无奈和缺憾。

那些年，和朋友究竟是在什么心境下一起来

听这首歌，如今好像无从追忆，是莫名的兴奋

还是丝丝的黯然？

“我又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

步/屋里再也不见你和我/美丽的往事已模

糊。”结局难免有些自嘲，不过，无论是或轻或

重的伤痛，终究会被流逝的时光抚平或者淡

忘。岁月最能医治青春的创伤，只剩下日益

模糊的痕迹，倘若不是歌声的唤醒，那就不知

要沉睡到何年何月。

青春的“咖啡屋”，你留下了足迹吗？

偶去朋友家，见鱼缸里那色彩斑斓、活蹦乱跳

的热带鱼，不禁想起几年前自己养鱼的趣事。

那时，老公养了 30 多条小得可怜的热带鱼，

很是痴迷，女儿更是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转悠，

乐此不疲。

不久，老公因工作需要去了湖北。临走，嘱我

好生招待他的宝贝鱼儿。好在正值暑假，我便每

日朝鱼缸里投一块鱼食。慢慢地，我竟对这些鱼

儿也有了感情，有时，竟也像老公那样手托腮帮，

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不知疲倦。

一天，给鱼缸换水后，鱼缸竟裂了，手忙脚乱

地实施救鱼行动后，我便对水桶里的鱼儿发起愁

来，忽然想起奶奶家附近有一家水族馆，便急急赶

了去，买了一套价值 1200 多元的乳白色鱼缸，回

来一摆，还挺像模像样的。于是，把原先鱼缸里的

沙子倒进新买的鱼缸里，竟只铺了个底。我便又

跑出去，买了 20 斤沙子，顺便添买了很多鱼儿，什

么“电光美人”、“皮球”等。还买了一些精美石头

和水草。回家，布置好，鱼缸竟美得惊人。我暗自

得意，这才叫真正养鱼吧！

开学后，我到塘下上课，女儿也随我去塘下

读书。为了这些鱼儿，我一星期往返瑞安塘下两

次，并在回家当晚和第二天返校前往鱼缸里投

食。一个月下来，鱼儿自是欢喜得很，不用挨饿，

可怜我和女儿累得不行，一星期来回地跑，女儿

老是迟到，便埋怨我，我便怨鱼儿。最后我痛下

决心，拔掉鱼缸过滤器插头，盖紧鱼缸盖，断绝了

它们的粮食，对鱼缸里的鱼儿实施了“安乐死”。

心中自是不忍，但一星期再也不用回家喂鱼，倒也

落得轻松！

忽一日，老公打电话说要回来，这可如何是

好？情急之下，和女儿想了一个招。我俩急急忙

忙清理鱼缸，上水族馆买来老公先前买的那种鱼，

女儿还不忘提醒我：“妈妈，要买大点的鱼，三个

月，鱼儿该大了！”沉寂了 3 个月之久的鱼缸又开

始热闹了。老公进门看到焕然一新的鱼缸和缸里

活蹦乱跳的鱼儿，直叫：“我的宝贝鱼儿！”回头朝

我猛夸：“老婆真棒！”

他怎知：此鱼儿非彼鱼儿也，他养的鱼儿，早

已经在他老婆手里“全军覆没”了！

日 前 ，我 去 莘 塍 中 心 小 学 听

课。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那段渐行

渐远的模糊记忆顷刻清晰如昨。上

世纪 90 年代，我在那里工作过 7

年。学生纯真，家长淳朴，同事友

善，领导开明，那是我教师生涯中多

么美好的一段时光。

就在今年正月初四，应 94 届学

生邀请，我回了一趟“娘家”。时隔

15年，学校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但踏

进校园那一刻，那种似曾相识的感

觉还是扑面而来。面对一张张不再

稚气的面孔，我能叫出大部分学生

的名字，并如数家珍说出他们的特

点，学生很是兴奋，感慨老师记性真

好，这么多年了仍然记得他们当年

的模样。拍完集体照后，学生众口

一词说我一点儿没变，早知道这样，

事先应该让老师捧着鲜花的，要不

然老师这么年轻坐在学生中间别人

难以辨认。哈哈，这帮学生真会寻

开心，岁月不饶人，我怎能不老，只

是与学生久别重逢，心态更显年轻，

心情自然愉悦。

晚上在酒店用餐时，学生轮番

向我敬酒，还深情款款为我献花，让

我真实感受到为人师的荣耀与幸

福。张林同学更是一次次来敬酒，

反复说着当年调皮不懂事如何让我

费心，说我曾多次到他家里家访，如

今想来很是感动，后来他还特意饱

含深情唱起《我不懂》，以表达自己

的后悔和感激。

离开时，学生齐刷刷站成两队，

向我鞠躬，与我握手，互道珍重。这

是我在莘塍中心小学教的第一届学

生，我将永久珍藏他们的如花笑靥。

令我念念不忘的还有那份弥足

珍贵的同事情。那时候，我们和部

分同事一起住在学校教工宿舍，体

验着温馨舒适的大家庭生活。早晨

的忙碌，中午的热闹，晚上的休闲，

构成我们愉悦的生活画面。尤其是

晚饭时间，我们喜欢端着饭碗东家

进西家出，毫无顾忌毫不客气分享

美味佳肴，融洽的气氛里，大家毫不

设防推心置腹，简陋的住房里不时

飘出欢声笑语。

可 惜 天 下 没 有 不 散 的 筵 席 。

1998 年夏天 ，我调到现在的学校，

后来其他同事也陆续调离，之后大

家都忙于工作和生活，彼此很少见

面。

转眼间，15年过去了。那天，我

以兄弟学校教师身份坐在“娘家”大

教室里听课学习，看到的是一张张

年轻而陌生的面孔。站在新建的教

学 楼 前 面 ，心 头 不 禁 涌 起 无 言 惆

怅。多么怀念那幢留下我们生活印

记的教工宿舍楼，多么想念那些年

愉快共事的良师益友。15年该是怎

样的一个时间概念？人生能有几个

15 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会再

次选择这些善良的人们做我的同

事，我会更加珍惜与他们朝夕相处

的每一个日子。

人海茫茫，相聚是缘，无论纯洁

师生情，还是真诚同事情，邂逅即美

丽，回首当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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